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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自古有官就有盗，盗者又有红盗、黑盗、白盗之分。红者所盗的

是金银宝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是他们求财的对象；黑盗

所取则尽为绿林山匪、恶霸凶徒的不义之财，所以又被称做义盗；至

于白盗就有些诡秘了，他们相中的多为地下的玩意儿，死人的家私，

也就是坊间所说的盗墓贼。  

古往今来，盗墓流派甚多，其中最显赫的当属发丘、摸金、搬山、

卸岭四支。我因为祖上传下来的半部《十六字风水秘术》残书干起了

摸金校尉的活计，其中历经了各式世事人常，后来，又从清末摸金巨

匠张三链子的徒弟金算盘留下来的账本中，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十六

字风水秘术》的往事。知道此书记载的不仅有下部《风水》，上部《阴

阳》，更是包含了通天晓地、寰宇古今的绝世秘术，也正是因为上部

《阴阳》太过玄妙，故而被张三链子毁去，以免祸及后人，断了摸金

一支的血脉。无奈世事弄人，摸金符辗转传到我的手中，已经物是人

非事事休矣。  

几年前我摘去了摸金符，封起了洛阳铲。与几位换命弟兄分了生

意本，想要就此隐退，过几天普通人的生活。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遍神州大地，我准备南下做些小本买卖，等挣够了过日子的钱，

就取道美国去还一笔拖欠多年的情债。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

阻碍了我的行程，又一次将我逼回到了老路子上，并从中发现了关于

《十六字风水秘术》上卷的真正秘密……  

这本《鬼吹灯》中所记录的，正是我在寻找一座不老泉的过程中

所了解的关于残卷被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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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翻身凤凰  
1985 年春天，一个身穿浆布蓝衣的泥腿子抱着一个包袱走进了我

的店中。那人似乎是第一次来城里，眼神飘忽不定，他走到柜台前什

么也不问，将一个蓝印花的破包袱拉开了一道口子。我告诉他，小店

这几日修整，不收任何东西。那人不依，非要让我给他长个眼，正在

我左右为难之时，一道人影风风火火地闪进了大门，一把抓住了蓝衣

中年人的手，露出一口黄灿灿的大金牙笑道：“哎呀呀呀，您这宝贝，

小店收不起。 ”  

我一见是大忽悠金牙兄，索性将麻烦事都推到了他头上，对那个

中年人说： “您瞧好了，这位才是我们 ‘一源斋 ’的大掌柜，您有什么

买卖，找他就是了。 ”  

中年人立刻把手中的东西搁在桌上，叫大金牙过目。他只看了一

眼，两手一摊，摆出一张忧国忧民的村干部脸： “我说这位大老板同

志，俗话说的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您这宝贝好归好，可

咱们 ‘一源斋 ’庙小力薄，做的是小本买卖，混口饭吃。您这件宝贝实

乃世间少见的珍藏。我们呢也是有心收，没力拿。这样吧，您上前边

贡院街去找找门路，那里多的是大铺。 ”  

他说完，又回过头来指了指我，压低了嗓子对那人说： “不瞒您

说，这个月工资还没给呢，您瞧我这伙计，一脸菜青，都是饿出来的。”  

我一听他这说辞，心中不免发笑。大金牙这点儿小九九，只能蒙

蔽淳朴老实的劳动人民。这老小子指不定又打什么坏主意，想要贱价

收了人家的东西。  

那位皮带扎到胸口的 “大老板 ”满脸狐疑，捂着怀里的破布包袱，

探头朝我这儿张望。大金牙乘机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不好黄他的脸，

只得憋了一口气，顺着他的口气嚷嚷： “对了掌柜的，啥时候发工钱

啊？俺家里耗子都饿死一窝了，这日子可怎么过？ ”  

大金牙叹了口气，对那人说： “承蒙您看得起小店，大老远跑上

门，连口茶都没喝上。要不这样，咱们取个折中的法子，您把东西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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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算寄卖。等回头换了票子再给您汇过去，至于佣金，您看着赏

就是了，有多了最好，少点儿我们也没意见，怎么样？ ”  

那人立刻捂起包袱，把头摇成了拨浪鼓，生怕大金牙上去抢他的

宝贝。说了句谢谢，就一溜烟儿奔着贡院街跑了。我挪揄了他两句，

说： “几年没见，连舌头都快换成金子的啦，说什么像什么，不愧是

京城第一名嘴。 ”  

大金牙并不在意，自己先坐到我面前邀功： “大掌柜的，这回你

可得给兄弟我记上一功。 ”  

我看他话中有话，就问他刚才那人包袱里装的是什么，为什么不

收。大金牙嘿嘿一笑，摸了一把瓜子嗑起来： “胡爷，当初您找我来

当店里的掌眼，可真找对人了。幸好我来得及时，也就前后脚的事儿。

就刚才那一包东西，别说你夫子庙里七街八井九十九间半铺没人认得，

就是拿回北京潘家园，照样坑死一票倒爷。 ”  

大金牙说，包袱里藏的，是一幅唐时古帖，学名叫做 “翻身凤凰 ”。

通俗地讲，就是赝品。其实这赝品也分三六九等，“翻身凤凰 ”指的就

是赝品中品相最高、能够以假乱真的伪作。就拿刚才那幅古帖来说，

制作工艺相当不俗，是用旧竹帘上的夹纱做头道纸，再收集烟草末起

香，以火气将纸质逼脆，最后取大庙中的香灰和成糊，仿造古帖的臭

味。这些技艺本身就是令人骇绝的巧智集思，更别提古帖上的字迹用

笔纵横自由，毫无规拟之态。连大多行家都信以为真，栽在这 “翻身

凤凰 ”前。  

听完 “翻身凤凰 ”的来历，我不由对它产生了几分兴趣。刚才要不

是大金牙来得及时，我这独门掌柜可就亏大发了。赶明儿要是有机会

必定要收它几件来研究研究，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毕竟 “一源斋 ”

是受人所托才接手下来，万一砸了招牌，恐怕那位脾气暴躁的桑老爷

子非从棺材里爬出来掐死我不可。  

大金牙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一收到电报，我摊子都顾不上收拾，

麻溜地赶过来了。胡爷，您太够意思了，发财不忘兄弟。 ‘一源斋 ’这

么响的字号您都盘下来了，小弟当初真没看走眼，您是一身金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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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天成。不过要我说，六朝古都再好，那也是前朝遗物，比不得我们

四九城光鲜。你怎么跑这儿发展来了？不是听说要去美国挣刀子

吗？ ”  

我连忙打住了他的话头，慢慢解释起来。  

自打下了棺山摘了摸金符，Shir ley 杨不时来电邀我和胖子去美国

发展。这事儿我们哥儿俩琢磨了半天，还是觉得不太妥当。一来，伟

大的祖国还没建设好，人民依旧需要我们当好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螺丝

钉；二来，自我经济基础没有夯实，去了美国要靠女人提携，这种挂

不住面子的事，我俩实在做不来。更何况，我与 Shirle y 杨之间还有

一些事，只有彼此明白。  

送 Shir ley 杨上飞机那天，胖子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机会要上，

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老胡同志，我必须严肃地批评你，都到这

个节骨眼儿上了，你怎么能把到手的机会白白浪费了呢？这是极大的

犯罪啊！ ”  

我说： “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按理说这么久以来，同生共死，我

和她之间的事情不应该再有半分的犹豫，可人到了节骨儿眼上，偏偏

就浑身不自在，逼着自己往后退。我胡八一走南闯北从没这么孬过。”  

胖子听完我的理由之后直翻白眼，咧着嘴大骂： “老子一屁股坐

死你丫的！都说女人心海底针，老胡你他娘的怎么比娘儿们还不省

事！ ”  

倒是 Shirle y 杨比我豁达许多，她摘下蛤蟆镜，用撒切尔夫人一

样的口气下达了最后通牒： “老胡，你现在属于缓期执行。我在美国

等着你，希望你能早日投案自首。 ”人家大姑娘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

了，我要是再有半句废话，那就不是纯爷们儿。我当场向伟大的指导

员 Shir ley 杨敬礼：“首长，您安心，我是您忠诚的警卫员。等小的把

咱们的长期作战计划都整理出来，立刻奔赴前线与您会师。 ”Shir ley

杨笑了笑，登上飞机走了，头都没回一个，看来对我这个警卫员那是

相当地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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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辜负首长的信任，我和胖子将生意本儿一分，准备与明叔、

大金牙合伙做生意。等挣够了老婆本儿，顺便把英语练麻利了再去与

她会合也不迟。没想到几个月后胖子拍着屁股去了岛国，说是要为当

初受到迫害欺压的同胞们讨回公道，在经济上对小鬼子进行残酷的制

裁，把他们买米买油的钱都挣光，回头给祖国人民铺桥盖屋。我从没

想到胖子能有此等觉悟，临走的时候依依惜别，再三叮嘱他不能被岛

国上的女特务蒙蔽，回头做了汉奸，可别怪做兄弟的到时候翻脸不认

人。  

多年的患难之交，说散就散了，心头难免有些不是滋味。正值改

革大开放时期，很多人都南下经商，我也顺应时代的号召踏上了南下

的绿皮火车，没想到在南京站换车的时候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再也走不了了。  

第二章  龙藏浦  
那是 1984 年的冬天，因为大风雪的缘故，我到南京站之后排了

半宿队，死活没买到当天的火车票，最早一班车也要三天以后。当时

跟我一起被搁置的旅客还有七八个人。其中一个是位常年在朝天宫练

摊儿的倒爷，这人姓赵，小时候爹娘没照料好，给田里的花蛤蟆啃过，

烂了一头的脓疮。现在脓没了，疮还在，所以得了个生动形象的诨名：

赵蛤蟆。  

我跟他同坐一节车厢，随口聊了两句才发现彼此算半个同行，一

路下来天南海北地胡侃，渐渐熟络了不少。赵蛤蟆这人，典型的南京

大萝卜，简单好懂。他一看我没买着票，就邀请我留在南京转转，小

住几天。我本来就没有太具体的目标，既然买不着票，那在金陵城里

闲晃几日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随即挎着我的背包跟他去了朝天宫古

玩市场。  

当年的朝天宫不像今天是专门倒腾古玩的地方，那年头白下区还

属于城乡结合部，朝天宫那片跟庙会赶集差不了多少，除了古董摊，

更多的是一些卖衣服鞋帽、鸡鸭果蔬的小商贩，鱼龙混杂。赵蛤蟆的

铺子在市场外边的街道上，租的是一处民房的小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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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铺十平方米见方，里面多是些西洋玩意儿，什么琉璃灯、

水烟斗、波斯地毯、大理石雕像。我说： “你这到底干的是古玩，还

是装修？ ”赵蛤蟆哈哈大笑，一张饼脸快赶上洋瓷盆了。  

“这你就不懂了，现在的人都好这些洋玩意儿，随便淘换两件往

家里一放，看着就摆。”赵蛤蟆丢下行李，指着外边的大市场说：“别

看朝天宫今天热闹，兄弟我发现一处更绝的地方。晚上带你去见识见

识，保管叫好。 ”  

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夫子庙，侵华战争的时候被战火烧成了半壁

残骸。1983 年夏，国家决定对夫子庙进行复建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不少店面已经陆续撑出了模样。赵蛤蟆摸着瘌痢头说这地方日后商机

无限，他走后门，托亲戚给预留了一间小铺子，准备先占个天时地利，

等夫子庙火起来之后，那人和也自然跟着就来了，不愁没有买卖送上

门。  

至于为什么选在晚上去逛，自然是为了十里秦淮的动人夜色。说

到秦淮河，那在风水学上也是一桩著名的啼笑案。秦淮河本是长江的

一条支流，古时的淮水，本名 “龙藏浦 ”。可你想啊，古时候跟龙沾边

儿的，只得皇上一人。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心

里很不开心，他觉得天下是他的，王霸之气也是他的。又听说这儿有

条河叫 “龙藏浦 ”，当时胡子就翘起来了：你金陵一不是皇都重地，二

不是龙脉所在，凭什么叫 “龙藏浦 ”！这不是摆明了要造反吗？也就遇

上了这种 “焚书坑儒 ”不讲理的主，敢与山河大川叫板，不知道从哪里

找来一队搞土木工程的，在金陵城附近大肆破坏，胡乱搭建违章建筑，

愣是把金陵城外的方山给砸成了水坝，断了淮水活源。又以黄金灌地，

企图封死金陵的王气。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 “秦淮

河 ”。  

不过历史证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秦始皇幼稚的举动只是

自欺欺人，秦朝到二世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金陵城却成了后来的六

朝古都，挡都挡不住的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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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宗大供  
夫子庙复建无疑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许多像赵蛤蟆这

样眼光独到的生意人都把自己的盘口搬到了秦淮。他本来要请我去饭

店里撮一顿，算是接风洗尘，不过，我急着想看他口中江南秦淮的水

上风光，不愿意去规矩繁多的大饭店里头吃饭，两人就在路边用馄饨

面凑合了一顿，然后包了一辆小三轮往夫子庙去了。  

初入夫子庙，我先是被一道百米长的大照壁震撼了心神。红墙上

飞舞着两条五爪巨龙，顶上盖的是金黄通透的琉璃瓦，威严不可方物。

这条照壁相传是明朝万历年间建成，应的是风水里 “前照，后靠 ”之说。 

还没来得及看个仔细，赵蛤蟆忽然拉了我一把，指着前头的大广

场说： “老胡你快看，咱们碰到巧上去了。 ”  

话音还没落下来，就被一阵惊天震地的巨响给盖了过去，我心说

最近国际形势也没发生什么巨变啊，和平时期放炮干吗？顺着动静一

看，只见一条巨大的七彩幡龙正随着人群在广场上游动，百十号人的

腰鼓队把音乐奏得山响，沿途的百姓都被吸引过来了。我掰着指头算

了半天，然后问赵蛤蟆： “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大动静？ ”  

赵蛤蟆看着那条七彩舞龙，无不羡慕地说道： “五宗大供、又有

大铺子开业了。 ”  

五宗大供，这在老北京是大商号祭拜财神爷的标准供奉。用的是

整猪、整羊、整鸡、整鸭以及红鲤鱼。  

前几样都好制备，唯独红鲤鱼不好办，这鱼必须是 “龙鲤 ”。所谓 “龙

鲤 ”就是头上带角的红鲤鱼，这种鲤鱼全身殷红如血，唯独头顶上有

两处凸起的白瘤，如同刚发芽的龙角一般，雌鱼十年只产一卵，如此

罕见的品种，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何况是拿它炖汤祭神。所以一般

的商号只能用石灰膏在鱼头上点两个犄角充数，算不得真正的五宗大

供。  

我听老一辈人说过，当年四九城里头也只有号称 “五鹤朝天 ”的百

年老字号——鹤年堂能够十年如一日，拿正宗的红鲤鱼祭神拜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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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到了第十一个年头，这个传统也就废了。因为实在找不着龙鲤，此

鱼的珍贵可见一斑。  

我与赵蛤蟆都没见过传说中的龙鲤，一琢磨就跟着人群涌到了那

家店铺门口，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敢弄这么大排场。  

第四章  天下第一店  
这间新开张的铺子设在棂星门里头，我一看地段就知道不是寻常

人家能起的门脸。棂星门在三门六柱里属正宫门，也叫做九五至尊门。

“九 ”是阳数中的极数， “五 ”在阳数中居正中， “九五 ”就是极阳居正。

古时候皇帝才有资格从正门进，其他文臣武将只能贴着两边的侧门走。 

能将店面立在这里，店主必然是个门路极其广络的人，与本地政

府的关系怕是只深不浅。  

果不其然，隔着半条街就能看见店铺外边人头攒动，围观的民众

不在少数，愣是没有一个敢上前一探究竟。我挤到门面前头一看，只

见门前两边的广场上，齐溜溜地排着四辆红旗牌轿车。那是什么年月，

大姑娘结婚的时候能见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都能从梦里笑醒，何况是

轿车。普通百姓家里根本不让配备，难怪围观的没有一个人敢轻易上

前凑这热闹。  

那店铺占的是一处三进三出的古宅，门楣上挂着 “一源斋 ”三个苍

劲有力的大字，还有一枚看不懂的印刻点缀其中，想来可能是题字人

按的印章。看门脸这里应该是间古董店，我想进去瞧瞧。回头招呼赵

蛤蟆，没想到这死小子已经跑没影儿了。我本来料想他可能是看见了

轿车，怕跟政府里边的人打照面，所以才逃跑了。像他这样倒买倒卖

的投机分子，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可后来才知道，这死小子是看懂了

印章里的玄机，撇下我自己落跑了。  

我刚踏进堂厅，就有一个秘书模样的瘦竹竿子走了过来，他看了

我一眼，眼神动都没动。递过来一张薄薄的宣纸说：“先生，请留名。”  

我有点儿不解，没听说逛商店还要留字据的，不过既然人家店里

有规矩，我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提笔把名字写

了下来。竹竿子拿着我的字看了半天，随即走到厅堂门口，对外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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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有兴趣的明天请早。”说完将木门一推，

从里头把大门给闩上了，转过头来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胡先生，内

堂请。 ”  

竹竿子带着我左拐右晃，脚底下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有好几次，

我都觉得他是贴着地面在飞。等到了他口中所说的内堂一看，里面已

经坐了十来个中年男子，有几位爷，光凭吐纳就知道是常年在江湖上

跑动的手艺人。我才跨进去半步，他们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抛了过来。

我一边往里面走一边冲大家微笑，他们见我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毛头

小子，也就不大放在心上，又纷纷把头扭了过去。  

我见没人愿意跟我搭话，就选了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坐了下去。

竹竿子倒是个挺称职的秘书，给在座的沏茶倒水，最后从屏风后面慢

悠悠地拿出一只古朴无华的木盒说： “各位，请看。 ”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打开木盒的瞬间，屋子里的灯悉数灭了

个干净。我还没来得及眨眼，有几个人已经先站了起来。只见木盒之

中躺着一颗牛眼大的琥珀，在黑暗中熠熠生辉。我心说没劲，搞了半

天，只拿出这么一颗猫儿眼来糊弄大家。看来店主也只是徒有虚名的

江湖骗子。  

堂中的宾客好像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目光中多少露出不屑的神

情。其中有一个离我最近的大胡子，他黑着方脸，一掌拍在檀木桌上：

“姓桑的老鬼是什么意思，敢拿这种次货出来糊弄老子！ ”  

我离他最近，又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就好心劝他说： “这位大

叔，何必动气呢。做生意讲究一个有买有卖，犯不着为了这点儿小事

伤了和气。 ”本来是好心劝他，没想到大胡子个子不大，脾气不小，

指着我大骂道： “你小子算哪根葱，敢跟爷爷叫板？ ”  

我一看他这股南霸天的嚣张气焰，气就不打一处来，百万农奴都

翻身做了主人，你还想强装三座大山压迫老子，立刻卷起袖子表明了

自己的立场： “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

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

一切 ‘乱子 ’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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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说完，大胡子挥着铁掌向我扫来，我仗着年轻力壮准备迎接

他一掌，挫挫他的锐气。没想到这人的掌力之间竟然夹着暗器。  

我见整排的细针扑面而来，实在不敢接，一猫腰，想乘机把大胡

子撞个王八朝天，没想到他动作竟比我还快，左手自腰间又发出一排

细针，我收不住身形，眼看就要自投罗网给扎个满脸麻斑。想不到我

胡八一英明神武了一辈子，今天居然要栽在一个连 “毛选 ”都没读过的

家伙手里。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把心一横，随 Shir ley 杨去美国。

毛主席不是一直告诫我们说成功的华人大多是敢于冒险的人，前怕狼

后怕虎，只找简单的工作做，那什么时候能冲出去呀？毛主席的教导

我怎么早没听进去呢。  

正在我发誓下辈子要端正态度好好给 Shirle y 杨做警卫员时，忽

然觉得一阵头昏眼花，后背像被人拿烧火棍暴打了一顿。等回过神的

时候，大胡子已经倒在一边失去了意识。  

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竹竿子已经移到了屏风边儿上，他额头

上冒着牛毛汗，弓着腰十分恭敬地说： “惊动您老人家了。 ”  

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那幅屏风上。  

一个派头十足的银发老者在竹竿子的搀扶下从屏风后面踱了出

来，脖子仰得老高，全不把在座的放在眼下。  

“五毛这厮敢在 ‘一源斋 ’里放肆，落得这样的下场全是他咎由自取，

老夫只取了他一臂一腿略做小惩。你们可有意见？ ”  

老头子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也犯不着一出手就把人家大胡子打

成残废。我心中嘀咕了几句，没想到老头子忽然瞪起双眼，厉声对我

喝道： “好小子，你竟敢质疑老夫！ ”  

我被他一语道破心事，倒也没那么害怕，索性开口说道： “晚辈

的确是不服。虽然老人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可下手未免太黑了！你

那一下打得威风，可有没有想过，他家里老小以后该怎么办？ ”我看

老头子面色越来越暗，担心他一时气不过，背过气去，立刻补充道：

“当然了，总的来说，您的功劳第一位，错误第二位，这是不可置疑

的事实，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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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话补充得十分关键，几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在场的人怎

么也没想到我会把这个带刺儿的皮球踢给他们，来不及多做思考，纷

纷点头拍起了老头子的马屁，就差把他比喻成玉皇大帝的亲爹了。  

人一上了年纪，跟小孩子其实没什么大差别。别看老头子刚才皱

眉瞪眼怒得跟鬼一样，眼下已经满面红光微露笑意，还拿出首长的派

头，对在座的摆摆手： “都坐，都坐。 ”  

此情此景看得我又好气又好笑，却不敢再招惹这个老小孩，万一

他当堂哭闹起来，那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在道上混了？  

老头子耍过威风之后心满意足地坐了下去，盯着桌上的木盒说：

“老规矩不变，说出这盒子里是什么物件的人，分文不收将宝物拿走。”  

又有一个憋不住的大胖子举起了手，用乡镇企业家开大会作报告

的神情说： “桑老爷子，您 ‘一源斋 ’这么大的门面，只拿一颗夜明珠

出来，是不是有些……有些不妥？ ”  

大胖子斟酌再三才开口试探，我本来心中也藏着同样的疑惑，立

刻竖起耳朵，想听个究竟。没想到老头子的脸色又变了，这次红得像

块刚取出来的猪腰子。竹竿子立刻给他顺了一口茶才将火气压了下去。 

“荒谬！我桑玉吉是什么人，老夫说它是宝物它就是宝物，你们

这些有眼不识泰山的驴犊子，来人啊，都拖出去，别脏了我 ‘一源斋 ’

的地方！ ”  

老头一发话，竹竿子比谁都勤快，两臂一揽拖起大胖子和地上的

大胡子就往门外摔。两个大汉少说也有三四百斤的重量，他说丢就丢，

手下的功夫可见一斑。剩下的宾客里有几个年纪稍轻一点儿的，立刻

“嗖 ”地一下站起身来。我以为他们是要联合起来向老头讨个说法，告

诉这位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日内瓦公约》已经签订了，他不能这样

胡乱使用暴力，不想这帮没出息的小兔崽子只是抱拳鞠躬就此离去。 

一时间内堂里连我在内，只剩下四五个人，不免有些冷清。不知

道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到一股阴气直往脖子里钻，像有无数小虫子在

脊背上乱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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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老大，既然您说这是个宝贝，那俺们也不敢多说啥，要不这

样，您让俺把珠子拿起来，看明白点儿。 ”一个穿着貂皮戴着毛帽的

老汉慢慢站起身来，也不等店主点头，径自走到木盒旁，张开大手将

珠子取了出来。  

我坐的位置不太好，视野被厅中的柱子挡去了一半，不太能看清

貂皮老汉是如何鉴别那颗宝珠的。只知道桑老头摇头晃脑地在太师椅

上穷开心，看来是遇上知音了。内堂一片寂静，除了貂皮老汉不断地

发出抽泣和叹息，其他人连个屁都不敢放。我搬起长凳想往中间靠一

靠，仔细研究一下那颗珠子，没想到刚抬起屁股来，貂皮老汉像得了

失心疯一样，“啊 ”的一声轰然倒地。我还在郁闷是不是自己动静太大，

惊着老人家了。谁知貂皮老汉又接连发出几声惨叫，对着空气大声叫

道： “别过来，别过来！ ”  

周围的宾客都不明白他发的哪门子神经，纷纷往后退。貂皮老汉

涨着一脸紫气，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发了疯一样抡起身边的木椅，到

处乱砸，满屋的古董家具被他砸了个粉碎，那颗牛眼大的宝珠也被他

摔在地上散发出碧绿的寒光，照得人脸都绿了，十分恐怖。  

桑老爷子却像看戏一般，直等貂皮老汉出气多进气少瘫倒在地上，

他才发话说散了。  

他这句话一出，牛眼珠的光芒立刻暗淡了下去，屋中那股鬼魅的

气氛随即散去。我重重地喘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貂皮老汉为何忽然发癫，我心中想不出个所以然，隐约觉得那颗

牛眼珠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这个时候要是 Shirle y 杨在，以她的冷

静和博闻说不定能猜出个一二。现在单靠我的力量，实在很难参透其

中的奥秘。  

貂皮老汉一倒，其他人再不敢多话，一个个用见了鬼的表情盯着

地上那颗宝珠。桑老头此刻十分得意，捻了一下银须，故作惋惜：“老

夫归国这些日子，遇到的尽是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酒囊饭袋。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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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人才如此不济。想找一两个懂行知理的内行人竟有如登天揽月一

般。实在叫人心寒，你们几个也都退了吧！ ”  

我对那颗珠子实在好奇，看到貂皮老汉在地上抽搐，不禁想起当

年在精绝古城里遭尸香魔芋蒙蔽的情景，难道这颗牛眼珠竟与异域魔

芋一般，也有扰乱人心智的力量？  

正寻思着要不要上前试一试运气，地上的宝珠忽然原地打起转，

发出 “嗡嗡 ”的低鸣，慢慢地朝我这边滚了过来。  

第五章  三虎同行  
那颗刚夺取貂皮老汉心智的牛眼珠忽然动了起来，带着 “嗡嗡 ”的

低鸣不紧不慢地朝我脚边滚过来。我赶紧往左边挪了一步，没想到它

居然像认路一样，也跟着我拐了过来。我又试着向右跨了两大步，它

依旧死缠烂打，急得我满头大汗。这位珠爷，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

吧？你能不能矜持一点儿，别老贴在我屁股后面跑？  

眼瞅着珠子就要到跟前了，其他人伸长了脖子往我这边看好戏。

我心下一横，他奶奶的，不就是一颗破珠子吗，还能吃了老子不成？

一弯腰，把那颗牛眼珠死死地抓在了手里。  

刚入手只觉得烫人，像满手抓了火堆里的毛栗子，后来才发觉是

因为珠子太凉才会产生类似冷灼伤的痛感。  

我握紧牛眼珠，警惕地环顾四周。生怕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忽然

从角落里冒出来。对付粽子我摸金校尉有的是办法，可光天化日之下

与魑魅魍魉搏斗，那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只可惜我那本《十六字风水

秘术》是部残书，只有后半部《风水》，无法参透前半卷《阴阳》的

奥秘。要不然，管你是什么牛鬼蛇神，统统打倒，怕个球。  

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内堂中央端坐了下来。

桑老爷子似乎很满意我的举动，树皮一样的老脸上慢慢地笑出了褶子，

起初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可后来他越笑越欢，连牙龈都露

出来了，整张嘴恨不得撕到耳后根子上去，到了最后他的笑声竟似虎

啸猿吼一般震得人两耳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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